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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茶叶入藏的年代
李锦萍  王静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7）

[摘　要]茶叶作为日常饮品，在藏民的生活和汉藏历史上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百年来，茶叶仿佛青藏高原上流淌的生

命之血，见证着藏地和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将藏地和祖国腹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然而关于茶叶入藏的时间，可谓是众说纷纭，学界普遍认为茶叶是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但笔者认为或许远在吐蕃统一青

藏高原之前，茶叶已经随着其他商品传入藏地，首先被一些毗邻川滇的部落接受，再逐渐西传进入雅鲁藏布江河谷地。青藏高原

上早期的部落“恰”的名称也许与茶叶的西传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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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茶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的甜茶馆，抑或是迎客必备的酥油茶，甚至是在其宗教仪式、

日常生活、礼仪习俗中都显示出茶叶在西藏人民生活中举足轻

重的地位。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其谚

语曰：“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汉语意思是茶是血，茶

是肉，茶是生命。正因为茶叶对藏族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而

藏族地区本身并非茶的原生地，也没有种茶的习俗，藏民族要

想获得茶叶，必须从中原运至藏地，因此茶叶成为了汉藏交往

中最为重要的商贸物品。《宋史·兵十二·马政》中记载元丰

“群牧判官郭茂询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

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

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

实相须，请如诏便’。”中原王朝也因此以茶实施羁縻政策，

最迟在北宋年间，“茶马互市”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

实际上，“茶马互市”从一开始就并非出于单纯的经济目的，

正如南宋兵部侍郎陈弥所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

人，不藉马之为用，故鸳胎下乘，一切许之入中”。由此可

见，早期的“茶马互市”是为实践中原王朝的“治边理念”而

被推行的。后虽朝代更迭，但元明清各代均视“茶马互市”为

重要的“国家行为”。 西藏大学历史学教授次旦扎西曾说，

藏民常食牛羊肉等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少果蔬，助消化、解

油腻的茶叶逐渐成为必需品。而与西藏相邻的四川、云南等地

盛产茶叶。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茶马互市遂成为汉藏之间的

一件大事。但茶叶何时进入藏地？各家说法不一。

一、茶叶入藏的时间众说纷纭

关于藏地饮茶习俗，不仅汉文史料有记载，如《新唐

书·物产类》便记载：“西藏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

奶渣等。其性暴，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以茶为主。

其茶熬极红，入酥油，盐揽之，饮茶食糌粑，或肉米粥，名土

巴汤。”，藏文典籍也对藏地饮茶习俗，以及茶叶由汉地传入

藏地的历史有记载，如成书于15世纪中叶著名史书《汉藏史

集》在“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两章

中专门介绍了茶叶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并说：“对于饮茶

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

札衮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1]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茶叶是在吐蕃时期传入藏地的，至于

传入的具体时间，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茶叶是随着文成公主

入藏而进入藏地的；还有人认为茶叶传入藏地与汉地佛教传入

藏地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些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推测出的结论

占据了主流地位。近年来，学界也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

比如杨海潮就根据语言学的知识认为茶叶入藏的时间远在唐朝

之前，“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汉扬雄（前 53-

18）《方言》以后、隋代（581-619 年）陆法言《切韵》以

前。”[2]笔者比较赞同杨海潮的说法，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论证：第一，茶叶在吐蕃时期进入藏地的证据不足；第二，茶

叶早在吐蕃以前就已进入藏地是具有可能性。

二、茶叶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论点证据不足

茶叶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论点证据不够充分。首先

便体现在历史文献资料本身存在缺陷。在研究茶叶传入藏地的

时间时，学者研究探讨的历史依据一般都来自于汉藏史料，而

藏族史料大多都是12世纪以后的著作。松赞干布时期，西藏著

名学者吞米·桑布扎创制了藏族文字，西藏历史也从此由传说

时代进入文字记载的时代，这无疑加大了研究吐蕃以前藏地历

史的难度。经过数百年后再去追记历史，本身便不完全可信。

加之藏族受到藏传佛教的深远影响，藏文文献的编纂者在撰

写史料时便已经对材料进行了筛选，对宗教内容的记载颇为详

细，往往会忽略藏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或许有关茶叶

的记载便因此而在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较晚了。在唐以前，中原

王朝与青藏高原的之间交流有限，很少有汉地的人进入青藏高

原，更没有人留下藏民们生活细节的文献记载，因此在汉文文

献中很少发现有对吐蕃以前的青藏高原的记载。即使有唐代文

献记载了藏地饮茶的习俗，但并不能就此证明茶叶是在唐代时

才传入青藏高原的。

其次，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偏差。《王统世系明鉴》中对文

成公主入藏有详细的记载，其嫁妆十分丰盛，不仅有佛像、佛

经、经史书籍、各种炊具和精美的食品等，更重要的是有各种

茶具和香醇的饮料。虽有学者以此认为，茶叶是随文成公主入

藏而首次进入藏地，但此种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汉

地茶具入藏并不能证明藏地没有具有藏族特色的茶具，更不能

证明在此之前藏地没有饮茶的习俗。也有学者根据唐德宗建中

二年（781年），监察御史常鲁奉使入吐蕃议盟期间发生的一

件趣事为例，《国史补》卷下中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

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

也。’赞普曰：‘我此亦有。’”证明茶叶是在中唐时期方传

入吐蕃。但这份史料本身也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广泛

饮茶，因此才会对茶叶有比较完整的分类体系。并且从茶叶的

名称来看，也大多产于汉地。可见，在中唐吐蕃议盟之前，吐

蕃王室就已经对茶非常熟悉，所以茶叶不可能是在中唐事情才

传入藏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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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研究仅局限于文献资料，虽有汉藏史料相互印证，

但并不能完全还历史以真相。虽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并未发

现有关吐蕃王朝以前藏地饮茶的直接证据，但并不能因此便否

定藏地无茶叶。在笔者看来，考古无发现与青藏高原特殊的历

史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青藏高原早期是游牧社会，逐渐才在一

些河谷地带进行农业生产，演化为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模式。

但即便到今天，定居农业仍只分布在少数环境优越的地区。居

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不利于物质文化遗迹的保存，所以没有发

现藏地饮茶的直接证据并不奇怪。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青藏高

原在吐蕃王朝之前没有饮茶之习俗。

最后，受到定式思维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青藏高原饮

茶之风的兴起是自上而下的，即先由统治阶级通过外交方式从

唐代引进茶叶，后来才逐渐被民间接受。但至于为什么不是自

下而上传播，即先有民间饮茶的习俗，从而影响到统治阶级并

没有明确的说明。如果能够打破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也许会

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综上所述，茶叶在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的论点证据是不

充分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文献资料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对史

料分析和解读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笔者相信，虽然对茶叶入藏

时间的探讨面临着诸多问题与困难，但只要能够大胆假设，小

心并细致的去求证，这一问题必然会有新的解释和新的发现。

三、茶叶入藏时间之新探

茶叶在吐蕃以前入藏具有可能性可分为两个。第一，中

国西南的蜀地是茶的原产地，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相当悠

久。西南地区与青藏高原甚至南亚、西亚的商贸关系早在中原

王朝的势力进入四川盆地之前，就已经非常兴盛。第二，从茶

在藏语中的发音“恰”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古部落“恰”，以及

广泛流传在藏地的“盐与茶”的民间故事中的“辖”，似乎可

以找到茶在藏地传播的线索。

中国种茶的历史悠久，四川盆地又可谓是茶的原产地。

汉代著名文学家王褒的《僮约》中有“武阳买茶”之说。可见

早在汉代，蜀地就已有饮茶之风。在中原王朝的眼中，蜀地处

于西南地区，交通相对闭塞，似乎与外界之间的交流很少。但

实际上这是中原王朝对蜀地的主观想象，并且带有浓厚的中原

正统思想在里面。蜀地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历史悠久，张骞通西

域的时候便在大夏国见到蜀布和筇杖，在询问当地人后才知道

中国西南早有一条经过缅甸、印度直达中亚、西亚的国际商贸

路线。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商贸关系，虽以“茶马古道”川

藏线而斐名中外，而“茶马古道”一般被理解为兴起于宋代以

来的汉藏茶马互市。但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此种认识具有局限

性，并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考证出“至少从距今4-5千年

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这条道路就已经被古代人类所开

通和利用，并已成为今川、滇、藏三地之间远古氏族人群迁徙

流动及三地间文明传播的重要孔道。”[3]直到元明时期，横断

山区还分布着诸多部落，它们互不统帅，但却有着非常密切的

交往，存在经常性的人员流动和商贸的互动。近年来，有学者

根据考古资料构出一条起源于石器时代，横跨黄土高原、四川

盆地、青藏高原，甚至“穿越山口而至喜马拉雅山南缘，然后

沿着山麓西进，终至克什米尔地区”，进而延伸到中亚地区的

交通大动脉，并对其特点有精要的论述，“这个通道不可能像

汉代前后所谓‘丝绸之路南道’那样，短期内主要通过偏南平

原城市间链接完成贸易，而主要是通过文化上环环相扣的影响

渐次形成，但总体上也当是人群西移过程的反映。”[4]很好的

概括了从四川盆地到横断山区到青藏高原之间广袤地域内文化

传播的特征。

茶叶不仅作为蜀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许还参与了早期蜀

人的一部分对外贸易行为。“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

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

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

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可见，民间商贸互动往来

往往早于王朝的国家行动。因此，茶叶进入藏地具有类似的特

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恰”是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流域古老部落的名称。敦煌

古藏文写卷P.T.126II中便记叙有“恰”与“穆”两大氏族之

间的关系。关于“穆”的地理位置，有学者考证在青藏高原的

东缘和横断山区一带。而“恰”的地理位置，根据吐蕃时代留

存的《工布第穆刻石》有人考证，应该在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

带。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这一地区历来都是从四川盆地

跨越横断山区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因此，茶叶是通过民

间贸易互动到达这一地区的可能性很大。

藏族民间故事“盐与茶”也为“恰”部落与茶的关系提

供了佐证。此故事开篇便说：“很早很早以前，在一条河流

的两岸，有两个部落，住在东岸的叫‘辖’部落，住在西岸的

叫‘怒’部落。”故事的结尾却是“辖”部落的美梅措变成了

茶，而“怒”部落的文顿巴变成了盐。虽然此民间故事被视为

爱情故事，但为何部落名为“辖”，以及为何是“辖”部落的

女儿变为茶，或许是有文化隐喻意义存在的。

其实从语言的角度就可看出，“恰”正是藏语“茶”的

读音。《汉藏史集》中记载吐蕃赞普都松芒波杰得了重病，一

只鸟儿口衔一种吐蕃没有的绿色树枝停落在王宫附近，赞普尝

过这种树叶后病好了很多，便派人四处需找，最后一位大臣从

东方汉地的密林中找到，并对赞普说，这种能做药的树叶被汉

地人称之为“恰”。 自此以后，吐蕃开始认识到茶叶并开始

饮茶。而都松芒波杰是松赞干布的曾孙，于公元676至704年在

位，因此茶叶进入藏地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704年。关于茶

叶进入藏地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来自《藏史》，据记载：茶叶

是由“松赞干布之孙杜松孟波始自中部运回”。文成公主死于

公元680年，晚于杜松孟波八年，由此可推出，茶叶来到吐蕃

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672年。而这个时间比《汉藏史集》中

记载的早了约三十年左右。

综合以上几个证据，无论以上哪种说法，只是在茶叶入

藏的具体时间上稍有差异。或许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的古部落

“恰”本来就与四川盆地的茶叶进藏有关系。这虽然没有文献

记载，也没有考古发掘，但它地处交通要道为这种假设的成立

提供了可能性，而从藏族民间故事以及茶在藏语中的译音来

看，这种观点也是可能的。

结语

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由来已久。茶叶作为一种自然

的物，作为一种现在常见的日常饮品，在从汉地传入藏地后

对藏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汉藏历史、宗教祭祀、日常

生活、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都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如

此，茶叶还见证了历史上汉藏关系的密切交往，在特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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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甚至一度成为维持维系祖国“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纽

带。关于汉茶进藏的历史时期，应该远远超过文献上面所记载

的时间，但这些都需要新的证据和新的思维方式去证明去发

现。在突破文献的局限性以后，利用多种渠道和类型的材料，

或许能够还原一部分历史。即早在吐蕃之前，茶的原产地四川

盆地已经与青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至少在汉代就

已经饮茶成风的四川盆地或许也将茶叶视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物

品，通过后来的茶马古道的线路运输到青藏高原。茶在青藏高

原的传播应该是先被贸易沿线的诸多古部落接受，再逐步传播

到整个青藏高原被广泛接收。这在社会阶层上，也应经历了从

民间大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传播顺序。自饮茶之风传入藏地之

后，吐蕃人对于茶叶的认知也随着双方的往来而不断加深。而

今，茶叶，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条精神纽带，一个情感

载体，成为雪域高原铸牢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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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家长的培训，帮助孩子从解决实际问题迁移到了社会生活

环境中。这种贯通式的教育方式综合了儿童体能、智能以及言

语、沟通、社交等多方面的需要，有效提高了儿童的康教融合

率，为孤残儿童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教融合的干预模式不仅应用与学龄前儿童的早期干预，

同时也扩大应用于院内更多有需求的儿童。

院内中度障碍儿童，主要安置在我院120培智教育学校，

在为儿童教授康复、课程、文化以及技能等课程的同时，更加

侧重于儿童生存技能及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培养，这种方式不

仅能够补偿其缺陷功能更能促使其社会功能的提升，为最终进

入主流社会，独立自主的生活做铺垫。

同时对于各类不能进入学校进行集体学习的重度与多重

障碍残疾儿童为其提供送教上门的一种补充教育模式，为送教

儿童实行科学评估，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定期为其提供各类

教育、康复训练以及个训课程和家庭指导、提供相互支持等服

务。根据融合教育的理念和要求，不断探索儿童素质发展的方

式方法，创新推出了送教上门的融合之路。该方式不仅是提升

教育公平性的有效手段，同时更能够帮助残疾儿童充分享受到

社会发展的成果。

此外，社工服务也承担部分融合教育的工作，为大龄儿

童融入社区生活进行资源链接，帮助他们克服心理落差，做好

进入社会的过渡准备，培养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基于社工系

统，能够有效减少适应时间，更快更好的融入社会，去寻求高

质量的生活。

总而言之，在“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教育

服务理念下，儿童福利院能够以牢固树立满足孤残儿童发展需

求的基本理念，不断创新探索学生社会化、独立自主的教育模

式，有效保障了孤残儿童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更好彰显“融

合教育”思想。

任何一所学校不能由于其自身教学理念、态度以及能力的

差距而拒绝特殊儿童的入学，而目前各种隔离式的教学方式，

同样也不利于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对特殊儿童的教育方

面，应当严格按照教育改革的要求，不断提升各项融合教育能

力建设，真正促使更多的特殊儿童在普通教育机构能够享受到

平等、均衡、优质的教育的权利。

基于融合教育的发展及未来，关键也在于教育理念上的突

破，同样也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因此，融合需要全社会共同

的支持来帮助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受到成长的权

利。虽然当前我院融合教育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正是

这些不足，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和突破提供了思路与空间。如

何更好的运用创新性的研究方式，帮助更多的特殊儿童及其家

庭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享受到各项权利，还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张福娟、马红英、杜晓新.特殊教育史[M]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和全社会的帮

助支持[D]“2002年孤残儿童照   料与家庭寄养”研讨会论文

集.

[3]周克：学前特殊儿童教育[M].辽宁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2年.

[4]张霞萍：融合保教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幼儿教育期刊

[J].2003年第3期.

[5]俞丛晓：新课程研究 学前教育.龙源期刊网[J].2010

年第1期.

[6]周念丽：学前融合教育的比较与实证研究[M].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8.51-60.

（上接第2679页）


